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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医护人
员的付出有目共睹，也无愧于英
雄的称号。湖南现代医疗人才的
培育肇兴于民国初年创办于长沙
的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在这所开
拓了中美合作办高等医学教育先
河的学校里，广大师生不但视救
死扶伤为己任，亦积极投身于社
会公益事业之赈济，这里仅举与
株洲人民息息相关的醴陵兵灾为
例，可见一斑。

惨痛的醴陵兵灾
1917 年 10 月 至 1918 年 4 月

底，南北军阀在湖南作拉锯战，
称之为“国军”的部队在溃退时
途经醴陵县城，烧杀抢掠无所不
为，并数次纵火烧毁民房店補，
使醴陵城区几化为一片废墟 （见
长沙版 《大公报》 1918 年 6 月 7
日第 6 版） , 这就是史称的“醴
陵兵灾”。《大公报》 1918年 5—6
月曾先后刊发 《醴陵兵灾惨状纪
实》《醴陵公民报告兵灾详情》
《观醴陵兵灾影片纪实》 等文，
让世人了解灾情。

这次兵灾殃及范围之广，受
损之重，醴陵人、《天问》周刊的
编辑傅熊湘根据当时报纸和各方
面材料编辑的《湘灾纪略》对张敬
尧等军阀在湖南的残暴行径有这
样的记述:

北起岳州，“自长沙、湘潭、湘
乡以达宝庆、衡阳、永州，又自平
江、浏阳、株洲、醴陵以达攸县、茶
陵，皆南军先去，北兵踵来，南兵
既掠而过，北兵且掠、且淫、且杀
而前。而湘督张敬尧第七师踵至，
大肆橫暴，杀掠奸，靡所不至。湘
东之民，如火亦热”“张敬尧的部
下日以寻花姑娘为乐”。“少者固
不可免矣，即白头老妇，亦所不
免”。屠戮百姓“或剖其心，或刳其
腹，或割其势，或抽其肠，或脔其

手足，或剥其肌肤，或絮捆油渍而
倒焚，或熏鼻烙而痛死……”张敬
尧开进平江，“三天不封刀”，烧杀
淫掠，无所不为

在这场南北军阀的战争中 .
受害最重的是几次拉锯战的醴
陵、株洲两地。“醴陵全城万家，.
烧毁略尽，延及四乡，经旬始熄。”
战事结束后，醴陵全城仅遗二十
八人，此二十八人每对人云：“我
们妻离子散，骨肉分离，零丁孤
苦，并不想活。”“在此场浩劫中，
醴陵全县共受灾 47901 户，被杀
21542人，焚烧屋宇 14752栋，荒田
10490户,损失财产 19410281元。”

湘雅医学院的赈济
灾后，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救

助灾民。湘雅医学院的在校学生
经颜福庆校长同意，发起成立了
湘雅医学校赈灾处，于 1918 年 5
月 24日在长沙版《大公报》第 6版
发布了《湘雅医学校筹赈办法》。
办法说，此次救助难民由遵道会
梅牧师及本校校长 颜福庆负责，
梅牧师管难民的接待，颜福庆负
责赈款募集。具体安排如下：筹集
赈款事务繁杂，特设醴陵难民筹
赈处于潮宗街本校；赈款交本校
醴陵难民筹赈处并索取收据；赈
款收齐后即转交颜福庆，以便办
理难民抚恤等转款事务。

随后，《大公报》 陆续刊发
湘雅医学校赈灾处募集的捐款明
细。捐款来源于湘雅师生、医护
人员与社会各界的赞助。到是年
10月，共为醴陵兵灾的难民募得
捐 款 ：“ 光 洋 二 百 六 十 二 元 六
角，票洋七百二十一元，票钱七
百一十八千九百文，票银一千一
百九十五两”（见 1918 年 12 月 9
曰 长沙版 《大公报》 笫 6 版），
并由校长颜福庆托有关部门转交
给灾民。

相信很多株洲人小时候都吃过
“酱油拌饭”。它看似简单，但是要达
到“好吃”的程度，也是有难度的。这
需要酱油够好！

在株洲，酱食生产（酱油与酱菜）
约有几百年历史了。特别是民国时期
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株
洲酱食生产企业不仅在规模和数量上
有 长 足 的 发 展 ，更 打 响 了 自 己 的 品
牌。“万里牌”原汁酱油、“天味牌”酱油
更是在 1988年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上
分别获得银、铜大奖。

要说到株洲酱油生产的历史，就
不得不提毗邻的城市湘潭了。湘潭有
一句耳熟能详的民谚，“龙牌酱油灯芯
糕，砣砣妹几（妹子）随你挑”，其中的
龙牌酱油，1915 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
会上与贵州茅台酒同时获得金奖。据
史料记载，湘潭生产酱酒历史悠久，清
乾隆末年（1740），龚庆祥就在湘潭开
办酱油作坊。而株洲过去属于湘潭，
那么株洲的酱食生产也应该有好几百
年历史啦。

《株洲市志》记载，民国初期，株洲
较大规模的酱食生产企业有两家，易鸿
发南货号和复庆祥南货号。易鸿发的
南货号在株洲月形山建厂，有酱缸 200
口，并在南湖街建门面，成为株洲酱食
生产大户，抗日战争时期破产停业。

复庆祥南货号兼营酱食生产，有
酱缸 200 口，抗日战争时期门面被炸，
业务衰落。后由叶炳吾接买，改名复
恒祥南货号，有酱缸 100口。除这两家
外，还有瑞兴、怡丰厚、五福南货号均
兼营酱食生产。

民国 33 年（1944 年），一些小型专
营酱园陆续开业。有浙江陈道祥的天

味酱园、金伯寅的上海酱园；湘潭刘秉
林的湘潭酱园、株洲沈家酱园，这些均
为前店后厂，生产酱油、酱菜，共有酱
缸 70余口。生产的酱油多用湘潭万龙
油、凤油、滴油等牌名。酱菜品种有酱
萝卜、子油姜、红姜、冰片姜、干腌菜
等。至 1949 年 10 月，株洲镇尚有复恒
祥、怡丰厚、协泰昌、五福 4家南货店兼
营酱食生产加工。

1951年 5月，建立地方国营株洲酱
厂（后更名为株洲市制酱厂），初期年
生产酱油 50 吨、酱腌菜 30 吨。 1953
年 ，株 洲 市 制 酱 厂 在 建 宁 街 设 门 市
部。1954 年，株洲市制酱厂租用株洲
钮扣厂厂房扩大酱油、酱菜生产。但
产品质量不及私营酱园，销量不大，产
品主要向工厂、机关食堂推销。后逐
步与渌口、三门、昭陵、淦田以及醴陵、
茶陵、攸县、衡山等地建立业务关系，
产量增加、销售扩大。国家实行粮食
统购统销政策后，私营酱园的原材料
（黄豆）受限而压缩生产。到 1955 年，
株洲市制酱厂的酱油年产量达到 488
吨，产品全部由湘潭土产公司株洲经
营部包销。次年，因产品供过于求，土
产公司停止包销，株洲的酱食恢复自
产自销。1957 年，私营天味酱园和上
海酱园并入株洲市制酱厂。1960 年，
产品注册商标“万里牌”。1975 年底，
将酱菜生产部分划出，成立株洲市酱
菜厂。在露天大坪里，整齐摆放着好
几百口晒酱大缸。

1980 年后，株洲市制酱厂以生产
黄豆天然发酵酱油为主，年产量 2000
多吨。“万里牌”原汁酱油、“天味牌”酱
油多年被评为省、部优质产品。1988
年，“万里牌”原汁酱油、“天味牌”酱油
在首届中国食品博览会上分别获得银
牌、铜牌奖，畅销湖南、湖北、河南、河
北、江西等省。

有一段时间，株洲制酱厂还生产
过无色酱油（白酱油）。据说无色酱油
比有色酱油健康、安全。今天看来，当
时是夸大了有色酱油的弊端。人们烹
饪时使用酱油主要是起上色作用，这
无色酱油可难为家庭主妇啦。

1982 年后，由于株洲市区各蔬菜
商店自行加工酱菜，株洲市酱菜厂因
品种少，缺少竞争力。再后来，株洲市
制酱厂和酱菜厂都并入株洲天味实业
总公司。这“天味”二字竟使用了 70多
年。

“酱油拌饭”是我们儿时的美好回
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盐味足、
好下饭的酱菜，是众多家庭餐桌上的
必备。

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一部
台剧《想见你》中反复循环的歌曲
《Last Dance》让“伍佰”的名字走
进了年轻观众的视野。这是一位
有点时代感的歌手，嗓音粗粝，咬
字带着浓重的口音，也没有帅气
无死角的颜值，台风“张牙舞爪”，
无论怎么看，都不像是当下的年
轻人会喜欢的类型。

但 伍 佰 的 确 很 让 他 们“ 上
头”，从《Last Dance》开始，《浪人
情歌》《挪威的森林》《突然的自
我》等歌曲也开始出现在他们的
歌单里。听惯了那些精致的、让人
挑不出什么错，但也留不下深刻
印象的流水线作品，伍佰那种天
然的“蛮劲”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刺
激。

伍佰是一个很真实的歌手。
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表明，从来没
有要刻意改正自己的口音，甚至
还有意强化，把一些咬字变得更
不标准，在他看来，过于完美的声
音与导航语音没什么两样，一些
缺点构成了他的独特之处，也更
容易被人记住；他的作品里，不管
是《世界第一等》《突然的自我》这
些励志的歌曲，还是《浪人情歌》
《挪威的森林》等单纯的情歌，都
带着一股“草根”般的酣畅淋漓。
这也许与伍佰早年间相当坎坷的
经历有关，他年少离家，来到大城
市台北打拼，卖过保险，摆过地

摊，在酒吧驻唱。这些摸爬滚打，
为他的歌曲赋予了一种鲜活的生
命力和表现力。

有人觉得伍佰“土”，觉得他
的歌只适合出现在街边大排档这
样的场合，由那些郁郁不得志的
人带着醉意高门大嗓地“嚎”。但
能够出现在大排档，恰恰能证明，
伍佰真的得到了普通人的认同和
喜爱。你可以说他的歌不够“高大
上”，但不能说不动人。

这种“真实”与对小人物的关
照，真正有血有肉接地气的“普通
人”，不只是当下许多音乐作品欠
缺的，正在文艺作品中逐渐地退
位消失，情歌精致，但流于玩弄文
字；所谓的行业剧越来越多，呈现
在观众眼前的，依旧只是披着职
场外衣的偶像剧。我们太习惯于
在这些作品中看到刚刚毕业就能
独租一套豪华公寓的职场新人、
不务正业的精英白领，生活的真
相败给了那些“悬浮”的精致与无
病呻吟。

好在，越来越多的观众和听
众已经对这类矫揉造作的文娱作
品深表厌倦和担忧。在如今的社
会条件下，我们当然无法要求创
作者们都有如伍佰一般的人生体
验，但回归真正的真实，去看看生
活中那些真切活着的人到底在做
什么、想什么又需要什么，是所有
人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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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 7 月，国民政府成立
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任总司令，自
广东起兵，自南向北，讨伐当时的
北洋政府，进行统一的战争，史称
北伐战争。

7月 10日，国民革命军先头部
队经过株洲，去往湘潭，并于 12日
攻占长沙，然后停下来休整，以待
主力部队的到来。

8 月 15 日，烈日当空，忽然湘
江河上，汽艇，木帆船满载着部队
顺水而来，原来是北伐军总部的
人马来到了。一时株洲河畔，停满
了船只。几小时以后，千余骑兵也
雄赳赳气昂昂地沿株萍铁路来到
了株洲。当天下午，北伐军士兵在
河西湘江河边一片宽阔的沙滩上
搭台子。部队政工人员将写着“联
俄联共扶助农工”“农工兵学商
团结起来”“铲除军阀”等标语，
贴得满街都是。同时，北伐军还在
转车棚（芦松区电碳厂附近）召开
群众大会，部队政工人员作了鼓
舞人心的演讲，并散发了大量传
单和宣传小册子。

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苏联
顾问加伦将军和北伐军高级军官
都来了，他们是从水路到株洲的。
蒋介石召集全体官兵训话，湘江
边的沙滩上，站满了军容严整的
官兵，主席台两边写着气势磅礴
的对联：“会师武汉，直捣燕京”。
当时天气十分炎热，官兵们站在
滚烫的沙滩上，一个个汗流浃背。

株洲商会和箩脚坊、摇排、起木等
工人组织，纷纷烧好茶水，用木划
子送到会场。

获悉蒋介石来到株洲，株洲
商会会长唐春和自然想见一见。
他知道镇上的邓渭川曾留学法
国，在上海与蒋介石有过交往，便
邀邓渭川同去拜访，申株洲商民
慰问之忱。蒋介石非常高兴，对此
勉励有嘉。

临近大会结束时，唐春和与
邓渭川乘船过江，迎请蒋介石等
赴宴。大会结束后，蒋介石和加
伦将军一行 40 余人，乘艇由大码
头 上 岸 ，从 正 街 绕 道 徐 家 桥 而
过。唐春和的住宅在现在的建宁
闸北端，宅第宽敞华丽，在镇上首
屈一指。途中，蒋介石和邓渭川
并排走在前面，边走边谈。刚到
唐宅门外，顿时鞭炮齐鸣。宴会
盛况在株洲镇上是空前的。唐春
和请同庆园老板易福生花 40 块
银元一桌，办了 5桌山珍海味齐全
的鱼翅席。不光筵席上等，而且
餐具讲究，筷子都是象牙的。席
上杯盘罗列，谈笑风生。株洲商
会会长唐春和、副会长凌达夫忝
陪末座劝酒。

唐春和的这次殷勤招待，逢
迎吹捧，给蒋介石留下深刻印象，
也让同庆园的名声大涨。日后，蒋
介石叛变革命，摇身一变而成一
国元首，作为款待过“国民政府主
席”的同庆园自然不愁生意。

民以食为天，株
洲现代餐饮之滥觞，
可追溯至 1953年公
私合营成立的株洲
市饮食公司，而在此
之前，株洲民间饮食
亦不乏可圈可点处，
那时株洲尚属湘潭
县辖下的小镇，但因
其交通便利，地当水
陆埠头，商贾往来频
繁，故饮食业亦相当
之发达，据相关文献
资料，新中国成立之
前的株洲镇，先后有
同庆园、玉美园、建
宁阁、华香阁、五美
园、万华桥、普天乐
家、得月楼、昆仑酒
家等十数家饮食门
店各领风骚，其中最
有名的是同庆园。

文化快评

“翻红”的伍佰
带给我们什么启示？

高倩

醴陵兵灾与湘雅赈灾
黄姗琦

1918 年 12 月 9 日长沙版《大公报》
第 6 版刊载了湘雅医学院赈济醴陵的
报道

时任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校长的颜福庆

1917 年建成的湘雅医院大楼

规划中的建宁港复原效果图

株洲制酱厂酿造的老版万里牌
酱油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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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庆园创办人易枚生
之孙易志强，至今仍保留
着同庆园当年的青花瓷碟

1926 年 ，
国民革命军总
司令在广州的
北伐誓师大会
上讲话

同庆园，同庆好寓意

同庆园，始创办于民国初年，
创办人为株洲镇本土人士易枚
生、易福生两兄弟。易枚生厨行出
身，红白案皆精，师承虽不详，但
带出的徒弟旷连生曾经在湘赣铁
路火车餐车上主厨，还有些弟子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后先
后到株洲饮食公司下属的各餐饮
门店就职，想来，手底下功夫亦不
弱；易福生则好交游，镇上头面人
物的关系都处得相当好，正是公
关、营销人才的不二人选。兄弟俩
通力合作，一主外，一主内，很快
便将同庆园的名头在株洲打响。

同庆园址，在中正西街南湖
塘街口子北端，今解放街口子那
个位置，在现年 79 岁的“老株洲”
胡嗲嗲的回忆里，同庆园营业面
积有上千平米，上下两层，飞檐翘
角，木质窗棱，金漆招牌，大红灯
笼，仿古又不拘泥于传统，“特别
的大气，祥和又喜庆，看上去就有
档次。”

同庆园的主营业务是堂菜和
酒席，一桌酒席的价格一般为 10
块银元左右，吃后付款，也可赊吃
记账。不特如此，同庆园还提供上
门做酒席服务，北伐时期，株洲商
会会长唐春和宴请北伐军总司令
蒋介石，便是由易枚生带着几个
徒弟前去唐府操持的。胡嗲嗲还
记得，自己幼时，家中大小宴请都

欢喜去同庆园，主要是店名吉利、
喜庆，有跟大家一起庆贺喜事的
寓意在里头，而酒席菜点，也记忆
犹新，“四个碟子，八个大菜，再加
上点心，这就是当时老百姓办宴
席的标准。”

除了堂菜和酒席，同庆园还
兼售面点和米粉，早上的米粉生
意尤其热闹。米粉现制，厨房一角
便是操作间，大米磨成的米浆薄
薄的均匀的摊在白铁圆盘里，放
入蒸笼蒸熟，再用竹片刀刮下整
片粉皮，切成条状待用。吃粉的客
人先得去柜台买筹牌，多是竹片
做的，一头涂有彩色油漆，红、白、
黄、绿，各代表一种粉码，也有不
涂油漆的，那是免码，也就是俗称
的“光头粉”，是手头没几个钱的
穷苦人家的心头好。筹牌买好，自
去寻个座位坐下，跑堂的经过，只
需看一眼，就晓得众多的食客各
是什么粉，便扯起喉咙吩咐后厨
准备。

最好看的还是跑堂的送粉，
一块 40 公分长、10 公分宽的木板
上，放两碗米粉，上面再盖一块木
板，再放两碗粉，最多可以盖到七
八块木板，但见跑堂的稳当地将
这高高的几层大碗米粉从厨房端
出，分别送到各位食客的桌前，不
但粉码分毫不差，即连粉汤也一
丁点都没洒落出来。

株洲商会在同庆园宴请北伐途中的蒋介石

同庆园，一个新的起点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进犯株洲，同
庆园也毁于战火，直到 1944 年才得以
在原址重建。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政府贪污腐
化，再加以战争因素，国民经济几近崩
溃，株洲镇的许多餐饮门店不得不关
门歇业，独有同庆园，却因其独特的经
营策略和扎实出众的手艺，得以一枝
独秀地长盛不衰，一直到新中国成立，
仍有不少“老株洲”会来同庆园吃上一
碗米粉，感慨天翻地覆的时代巨变。

1953 年，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改
造开启，当时株洲地区所有的饮食门
店都纳入新成立的国营的株洲市饮食
公司名下，因为种种原因，同庆园这块
延续了三十多年的老招牌不予保留，
原同庆园的职工则被分流到其他餐饮
门店工作，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延续。

时代的脚步轰然向前，株洲也由

一个 7000人的小镇发展成城区常住人
口过百万、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 3000
亿元的现代化都市，同庆园这一株洲
老字号早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里，即
连同庆园旧址所在的中正西街也早被
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所取代。

值得欣慰的是，2011年公布的《建
宁港综合整治规划》中，建宁港整治工
程将重现建宁古镇风貌。根据规划，建
宁港将分为三大功能区段。其中，建宁
记忆区段将恢复“建宁码头、建宁古城
楼、建宁米铺、徐家桥、红色绸缎庄、建
宁麻石街、李家坪古街”等重要历史场
景，而见证过株洲历史沧桑巨变的老
字号同庆园也将作为老株洲特色茶
楼、饭店在区段内重建。相信，过不了
多久，我们又能在同庆园中边喝茶、吃
饭，边和亲朋好友絮叨过往岁月里，有
关同庆园的那些七七八八。

酱油拌饭及其背后的
株洲老牌酱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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